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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午节那天，第二十六届上海国际电影

节第一次出现在小卉的朋友圈，“到交通大学

站去坐地铁，是谁在这里挪不开眼了”。穿过

树影斑驳，巨幅的上影节紫色海报就在梧桐

尽处，那是属于6月上海的光影隧道。

今年第一场梅雨降临时，张烨说：“无雨

季不SIFF。”因为梅逐雨中黄与电影的醚味
总是一同飘散在空中；也因为夜幕霓虹下，流

光倒影的马路街道会变身另一处片场。

上影节究竟是什么味道的？电影之城

又是哪般气质？我们的好奇心上来了。

2024年初夏，我们收集一群普通人在电影
节的某个时刻。渐渐，时间拼出一个圆，电

影之城的24小时周而复始却又日日更新，
像高速摄像机里的散文诗，宣告电影在场。

而讲故事的、听故事的，许多人的所想原来

是相通的。

—— 6：  ——
王佳彦：清早，我骑着小黄车来排片

电影节近尾声，我们跟王伯伯约聊天。

如是辞令是他提的，大家老朋友，聊天比采访

更亲近；地点就在影城，他工作过的地方。老

朋友、老地方，一肚子的故事。

75岁的王伯伯大名王佳彦，网名“四眼
老王”，沪上电影界老法师。他的手艺影迷皆

知，半个月时间，能把全世界规模最可观的展

映场次妥帖安置到毛细血管般的排片表里。

比如今年，展映板块461部海内外电影、1600
多场、市内47家影院，要兼顾商业的、文艺
的，国别的、作者的，首映的、带见面会的，4K
的、IMAX的，中心城区的、“五个新城”的，他
一个超级大脑，纯手工搞定了。

“我醒得早，开工也早。6点多，骑个小
黄车就到艺海了。”晨光熹微，电影节组委

会所在的艺海大厦还静悄悄的。王伯伯中

意这样的时刻：“清净，脑子也清醒，一上午

能做许多事。”今年做专场放映，把同大师

或同系列影片放到同家影院，就是早上闪

现的灵感。

大家都觉得老法师“拿捏”了，他来一

句：“排片跟拍片一样，都是遗憾的艺术。”

《锁麟囊》开票即秒空，二开还是手慢无。他

觉得自己不够坚决，没极力说服片方相信年

轻人对国粹的热情，“如果排个千人大厅，那

盛况想想就激动吧”。有影迷会直接给他的

社交账号留言，上班族希望自己的心水片排

在夜里，学生族遗憾考试后的几天好片都撞

期了……“我很愿意看到大家非常实在的建

议，把工作做更细致、让观众更方便，就是我

们的责任。”

他说自己排片时脑海里常有影迷的样

子，“很热情，也很厉害，甚至比你懂哦”。以

为冷门电影，结果满场；以为阿拉伯语是小语

种，结果有影迷现场纠错；以为能讲究银幕制

式已算专业影迷了，没想到还有人跟导演一

样计较实际音量。《青木瓜之味》在影城放映

时，陈英雄站在门外听了会儿，询问工作人员

“里面音量是几”，得到6.5的回复，金爵主席
有些错愕。王佳彦正好遇见，帮忙核实了一

下，应该是5.5，旁边影迷抢先开口：“请一定
转告导演，上影节放对了。”

—— 8：  ——
小X：一卷   张，换一次  秒

上海影城，看8点半早场的观众刚到。
志愿者小X身旁的小姐姐已围观她给三台
取票机换上打印纸了，“太快了，还是没拍

全”。小X轻轻笑了，点屏幕、查余量、开机

器、换底票、关门，一卷300张，15秒一气呵
成。“将心比心，假如因为取票机正好卷到最后

一张影响效果，或者因为打印纸耽误进场时

间，一天的好心情都打折了。”

—— 9：  ——
小红：一个眼神，我们确认了彼此身份

关于要不要早起看电影，小红纠结过一小

会儿。

“一天要在大光明看四场电影，而且其中一

场《卡门》好久没在大银幕上见到了。”正方理由

加一。梅雨季，空气黏黏糊糊，反方开始拉锯。

不过，福至心灵时，犹豫烟消云散。

6月19日晚，听着窗外淅淅沥沥，《雨中曲》
的灵感突然就来了。“我喜欢看芭蕾，很想来一

段”，她立刻翻出粉色纱裙，挑了柄红色雨伞，期

待看电影的日子。次日上午9:40，距离10点
《纯真年代》开场还有时间。小红望着身边男青

年，后者举着手机拍马路对面的大光明。“上影

节影迷可能人手必备这张照片吧，我想，他应该

也是影迷，影迷会理解影迷。”一个眼神，两人迅

速确认身份。

女生脱了鞋，男生调整构图。在雨中，一个

赤脚跳得舒展，一个快门按得刚好。“上影节的

《雨中曲》”出炉，一传十十传百，很快占据了许

多人的上影节“朋友圈”：都说观众点亮电影之

城，诚不我欺。

“其实，我爱的还有芭蕾和交响，上海国际

艺术节才是我的文艺消费大头。”小红说，她在

上海生活十多年，大光明、影城、大剧院、东艺到

上交“馄饨皮”，她都是常客，为扎哈洛娃的舞步

沉醉，在《尼伯龙根的指环》里默默流泪。有人问

她要不要去看看外地的影展，“上海周周有影

展，经常能看名团名家，我忙不过来的”。

——   ：  ——
梅海星：年轻人送我一张自制明信片

6月21日中午，暴雨，从上海商城的路边走
到裙房的咖啡厅前落座，梅海星不太在乎帽子

有没有淋湿，却很是着紧手里的帆布袋。两层

布袋正反互套，里面是他私人也很可能是上影

节的记忆录。

“这是第一届，8家影院，我看了5场，票子还
是早年车票那样大小。”“第二届、1995年的《文
汇电影时报》，文汇报的影评总是最充分的。”翻

开眼前的宝贝，31年间的细节全都涌上来。
26届、31年，与上影节一路相伴的忠实影

迷不在少数，梅海星一定是其中很特别的一

位。他收藏的第一届开幕纪念封等邮品、排片

表、报纸剪报，见证了一位普通上海市民陪伴城

市首度迎接电影盛宴的兴奋与骄傲；而今26
届，他一届不落地参与，票根越集越多，“藏品”

越见丰富、精美。从当年简单的《参赛参展影片

排片表》到今年回归的《市民观影手册》和全新

的“龙标”邮票，电影节的与时俱进、上海的高速

发展，他看在眼里、记在心里，藏在册子里，迄今

已装满了沉甸甸的15本。
1993年，梅海星在海事局工作，单位在外

滩海关大楼里，家住曲阳街道。当年10月6日，
也就是第一届上影节开幕前一天，梅海星在报

纸上看到了消息，当时没太在意。10月7日下
班回家看到胜利电影院门口挤满了人，才知道

原来他每天都路过的地方就是展映影院。“10
元一张票子，我买了5部。”

26届好像很长，梅海星说，他收到了城市
和时间很丰盛的回馈。“退休后我搬到松江，但

是地铁四通八达，天山、宛平、moviemovie……
我跟着年轻人，去过不一样的电影院打卡。这

次松江的电影院也有排片，家门口很方便。”

31年又好像只是一瞬，让这位铁杆影迷能
在反复经历那么多次后依然兴奋如初见。“《市

民观影手册》回归了，邮品出新了；胜利电影院

老过，但又翻新了，现在是上海电影历史的标

记；第一届放映的影院里，大光明、国泰都还是

一流的。”

梅海星说，他总习惯早点到影院，因为很喜

欢看着影片开场前成百上千人摩肩接踵地入

场，“就像过春节一样”。今年，他和女儿一起看

了《老橡树酒馆》，放映后场灯亮起时，身边的年

轻人对他说：“爷爷，我送你一张明信片，我自己

做的。”

——   ：  ——
李阿姨：看纪录片就像看风景

李阿姨这些天在朵云轩“扎”下了。今年上

影节，她计划看30场，进度条已近尾声，80%是
纪录片。“其实以前没怎么关注，真正参与电影

节是从去年开始，也是那时候发现了其中的乐

趣。”李阿姨说自己是个爱旅游的人，但今年电

影节，她把旅游的时间空出来了。

《大马士革天空下》《寻找，另一个故事》《黎

巴嫩日记》《宇宙缩影》……她说，也未必要做特

别计划，“就像看风景，走走看看，哪里都有风

景”。就像此刻，她对着电影节海报仔细端详，

“很不错，上面‘26’数字挺有意思的，既交融又
独立，后面的背景好像是大光明和上海影城？

影影绰绰，给人神秘浪漫的气息”。

——   ：  ——
蒋叶子：每场结束后，字幕会出

现我们的名字

6月19日，《红辣椒》放映前一小时，蒋
叶子才第一次走进大光明电影院。“电影宫的

感觉。”小姑娘惊叹道，即便在其他展映影院

参与了电影节，但眼前的百年建筑好像自带了

庄重典雅。

00后不会陌生于字幕这件事儿，可亲自上
手当字幕操作员，蒋叶子说，还是需要“敬畏心”

的。准备工作一小时，检查机器、核对软件。更

多的功课在场外，比如查查电影梗概，如果是经

典老片，还会自己模拟操作。

前些天，有场影片的字幕机像被“热”到了，

操作时电脑偶有卡顿。女孩子心细又沉着，每

隔几秒就动一次鼠标防止字幕被卡，如此重复

了一整部电影的时间。顺利完片，蒋叶子只觉

自己后背都湿了。没人知道那场字幕操作员经

历了什么，但小姑娘挺自豪的，“我坐在这个位

置上，就是面对观众，要给他们应有的体验感”。

6月19日这天的《红辣椒》和《破墓》都是自
动字幕，蒋叶子只需要在敲下第一行字幕后，实

时关注就好。但她依然不敢大意，目不转睛盯

着大银幕。直到最后，字幕滚动，她看到了自己

的名字，也听到全场观众毫不吝啬的掌声。“每

场结束后字幕都会出现我们的名字，有很强的

参与感。”她说，这感觉很像上影节，“电影节把

各种电影放到一起，展示不同的世界；上海也是

一样，可以包容和尊重每个人的不同感受”。

——   ：  ——
三三：我坐在回家的高铁上发朋友圈

虹桥高铁站——融媒影城——天山电影

院——虹桥高铁站，这样的路线，苏州人三三已

经熟稔于胸了。包括但不限于乘坐车次、地铁

换乘时间、出站口、沿途好喝的咖啡馆。上影节

乃至上海日常的文艺节日，她都不愿错过。回

家的高铁上似乎还有刚从电影节离场的，大家

凭周边相认，“有许多你我都一样，暂时抽离自

己的人生坐标，来做一场共同的梦”。

——   ：  ——
蜗牛：我在昏暗中“盲画”了斯科塞斯

大银幕光影还在流转，昏暗中，蜗牛轻轻掏

出随身携带的小本。直到《出租车司机》散场，

他翻开本子：“我‘盲画’了斯科塞斯。”

他是设计师，也是上影节的真爱粉。前一

个身份，让他每每看到精彩的电影构图或情节，

都会在黑暗中摸索着速写下来，久而久之，练就

“盲画”本事。后一重身份标签，让他在影迷中

渐渐出圈，“哦，他就是那个在大光明把电影节

画成风景的人”。

——   ：  ——
       ：听劝！电影节散场，

先别着急回家

夜深了，摄影爱好者Rionida“交出”了自己
相机里的美图，附文：“来一场魔都百年影院

Citywalk吧。每栋有历史沉淀的老建筑，会和
光影一样让人与世界、与时间交汇。”

——  ：  ——
石怡静：年复一年，我们一见如故

6月14日，今年天山电影院最迟收工的一
天。251分钟的《美国往事》后，观众像每一场
一样鼓掌。店长石怡静的工序略多了一点：欢

送观众——引导观众领取映前寄存物品——检

查是否有遗留物品——登记——整理毛毯——

消毒——最后巡场——结束当天工作。时间指

向次日1:30。这是她的第十届上影节。
电影会散场，电影之城不落幕。年复一年，

我们一见如故。

他们与电影之城的  小时
■本报记者 王彦

实习生 臧韵杰 郭凡熙

①小红在大光明电影院前起舞。 ②梅海星展示与上影节相关的收藏品。 ③蜗牛观看《出租车司机》时，在黑暗中“盲画”的片中经典镜头。 （均受访者供图）

淮海西路新华路路口，市民从上影节巨幅海报下走过。 本报记者 叶辰亮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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